
“闽东”指原来的福州府，包括从福州府分出的福宁府。 ①福州既然长期成为福建省的首府，
原来的福宁府便被习惯称为闽东（今所属福鼎、柘荣、霞浦三县市确实位于全省经度最为偏东之
处）。 本文即沿用一般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称呼法，以“闽东”指代今宁德设区市所包括的六县二市
一区，闽东地域现有的文化发展仍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随着“海西建设”总盘子中“环三都澳区
域发展规划”的实施，这种一致性将会越来越强化。

一、闽东的代表性文化迄今尚未形成

“闽东文化”的建构迟至今日未能完成，受到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
其一，宁德设区市地理单元不够独立、完整。 这种境域上的错杂，导致本区语言、风俗、族群

分布诸文化形态的分异，对“闽东文化”的整合有一定的延滞作用。
其二，历史上，政区单位和隶属关系比较多变。 长乐、连江、罗源、松溪、政和、古田、屏南等 7

县划入划出变迁频繁。 [1]目前的宁德市的政区规模是从 1983 年 4 月才确定下来的，要构建统一
的“闽东文化”，自然还需要更多岁月的积淀。
其三，中心地迁转分散。 判断一个文化区域是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本标志之一就是该

区域是否拥有自身的文化中心以调控全局，使之不附庸其他区域的发展”。 [2](P19)“闽东”的中心地
经历了从霞浦到福安再到宁德（今蕉城区）的转移，而古田在漫长的古代和近代与“闽东”中心地
并没有什么历史渊源。 这也是延滞“闽东”文化趋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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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闽东”各县的道路交通和经济网络都比较落后，对区域文化的
发展和整合也拉动乏力。
由于福建地理单元独立性很强，高层政区长期比较稳定，以往人们对福建文化的完整性和

福州的中心地位产生不少误解。 根据学界最新、最为深入的研究，真正具有地域特性的福建文化
从中唐才开始初步发育，两宋形成四个文化中心，元代又分散到各统县政区的行政中心，明代向
一元格局转化，福州作为省级文化中心的最终确立和福建文化整合的完成，乃是清中叶的事了。
[3](P180-184)从省内中间层级文化区域的角度看，闽北文化、莆田文化、晋江文化和福州文化发展较早
也较好，“闽东”文化则受福州文化影响较多。 元代所设福宁州，是“闽东”最早的统县政区，表明
“闽东”诸县至此有了自己的行政中心，福宁本州（霞浦）文化对所辖县域的辐射有所增强。 以教
育为例，随福宁州之设，新建了福宁州学，1237 年创置州学学田 1515 石，霞浦成为全州教育中
心。 元明清“福宁文化”大体上一脉相承，虽然不能涵盖古田、屏南二县，但它毕竟是今日“闽东文
化”整合的重要基础。

二、闽东地表形态与文化资源质态之关联

与福建其它区域相区别而在本区域具有深度共同性的“闽东文化”迟迟不能形成，还与这里
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而诸项地理因子中，以“滨海山区格子状水系”对目前闽东文化资源整
体面貌的影响较大。 以下分山区、滨海、水系三个层次试作若干说明。

“闽东”的山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山体西北面高陡，东南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这种
结构对中原文化产生阻隔机制，对海洋却像一把“拥抱的圈椅”；[4]二是地貌类型以中、低山地为
主（63.6%），高低丘陵地次之（27.6%），不仅山地的峰崖兀立，切割强烈，地表破碎，连“起伏舒缓”
的低丘陵也显得比较“破碎零乱，”[1]这就造成区内交通的阻滞，照清乾隆朝知府四川人李拔的说
法，闽东的道路比蜀道更难走。 [5]

闽东与外界特别是与文化强势的中原地区交通不便，使它不易为外部力量被动同化，具有
维护本区独立性、进行内部整合的潜质；而自身内部交通不便，又限制了本区域各地间文化交流
的规模和层次，延缓了文化整合的日程。
闽东的地质地貌，控制了它的海岸平面形态。 闽东岸段（福鼎虎头鼻———连江黄岐）最曲折，

曲折率竟达到 1:11.3（闽中段 1:6.3，闽南段 1:3.9）。 [6]这里湾里有湾，港中有港，套套叠叠，属溺谷
型的丘陵岩岸。宁德市海边有大小海湾、港湾 178 个，[1](P161)海湾深入内地可达 30-35 公里，形成山
丘逼近海岸，海湾倚凭山丘的山海交错格局。 海的气息浓厚，但传统居民生产生活的范围主要在
内海，台风不起则风小浪低，加上泥质海滩食用资源丰富，闽东的海洋利用方式主要还是近海捕
捞、运输和滩涂“讨”拾、养殖，带有“以海为田”的意味，在相当程度上还属于农耕文明的延伸。 闽
东文化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还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进一步的转型。
闽东的地质地貌也决定了它的水系类型，形成格子状水系。 宁德市境内这样的河流数量更

多，“规模”更小，除古田溪可与闽江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
的河流就有 36条，流域总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 99%左右。 河道纵横交错，加上山岭切割，把大地
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地形尤其“细碎”，与闽南较多滨海平原颇不相类。
闽东山水的特定结合形态，发育出许多串珠状的小谷地（溪谷、山谷、盆谷），一谷一村甚至

数村，地名喜欢冠上某“洋”（本字当为“垟”，常讹写为“阳”）、某“坑”、某“坪”，“洋”、“坑”、“坪”都
是山区丘陵间的局部平地。 但它们的实际面积很小，以此命名，表现了先民踏勘峻岭急流，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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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获栖身地的珍视之情。
一般说来，制约文化区域形成和演变的最重要的两大力量，是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前者导

致文化分异，后者则促进文化整合。今宁德市行政区划定的历史时间很短，区内高度破碎的地表切
割形态便使闽东各地文化的分异得以长期存续。 这在闽东方言上有很突出的表现。
根据新编《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记述，全省分为闽东、莆仙、闽南、闽北、闽赣、闽中、闽客等 7

个方言区。 宁德市的方言分布最为复杂，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首先，闽东方言区分南、北二片，
福州 9县市都属南片区；而宁德 7县市属北片区，2县属南片区。其次，闽东方言南片区语音差别
较大。该书比较闽东方言语音，选择 7个代表点：福州、福清、古田、寿宁、福鼎、宁德和福安。其中
福州市 2 个，宁德市 5 个；南片方言 3 个，北片方言 4 个。 而且，南片音互懂度高，北片音互懂度
较低，尤其是与福鼎人方言对话困难。 复次，宁德市境内“方言岛”种类最多。 有通行闽东南片方
言的，如福鼎秦屿镇说福州话，霞浦北壁乡的一些村子说罗源话。 有通行闽语其他次方言的，如
福鼎、霞浦、宁德、柘荣等县市 20 多万人说闽南话，个别地方说汀州话（客语）、莆仙话、闽北话
等。 有通行非闽语方言的，如寿宁、福安有些村子说浙江的泰顺话或庆元话，周宁、寿宁还有些村
子受吴语影响很深。 最后，兼用畲语即使用非汉族语言的人口最多，范围最广。 宁德市现有畲族
人口 21 万多，设 9 个畲族乡，235 个畲族建置村，畲族自然村更是数以千计，它们错杂分布在闽
东各县。 从总体上看，全国方言，闽地最为复杂，全闽方言，闽东（宁德市）区内互懂度最低。 而方
言正是划分文化区域的一项主要指标。 闽东的文化整合程度远不如闽南、莆仙甚至闽西，与它的
方言分异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闽东文化资源的兼容气度

“闽东”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方言格局，对该区文化资源特性存在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只讨论
“闽东”文化资源的总体特性问题，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一是它的兼容气度；二是它的亲水性向。

“闽东”文化的渊源久远而广博。 商周时期，福建的土著是闽族，江浙的土著是越族，南迁的
越文化与闽文化交流混杂，形成闽越文化。 [7]这是福建较早的“复合文化”形态，“闽东”与浙南地
块相连，俗称闽头浙尾，文化交融更首当其冲。 秦汉时期，这里受北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强，在金
属器皿制造、建筑方面变化尤大，而丧葬和日常习尚仍保持土著风格，重巫、“拾骨”二次葬俗一
直延续至今。 六朝时期，“闽东”与浙南曾长期同属一县（罗江），两地文化本有不少类似之处，北
方文化的传入也常以浙南为中介。 唐代以来，中原移民较前大大增加，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汉族比例迅速上升，带来许多新的文化元素。 宋元时期，畲族先民陆续迁入，至清代前期成为“闽
东”少数族群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歌言、舞蹈、服饰、饮食、民间艺术、医药、武术等，都很有特色，
畲、汉文化的碰撞和互动日渐频繁。 与此同时，疍民在内海和沿江一带很为活跃，客家人在“闽
东”也有一定的分布，疍、客、畲三者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大大丰富了
“闽东”文化资源的内涵。 明清时期，“闽东”接受海外文化辐射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天主教第一
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编译“中国世界语运动第一书”的林振翰等沟通中西文化的杰出人物。 仅
从如此简单的追溯，已可见出“闽东“文化资源经过长久历史积淀而糅进多种成份，呈现出内容
繁富的复合性结构。
从文化资源的现实样态来看，“闽东”西北倚山，面向中原文化圈；东南临海，面向太平洋文

化圈；中间分布着众多独流溪河的小流域，仿佛是福建整体地貌的一个缩影。 这里既有山地的农
耕文化、捕猎文化，也有滨海的滩涂文化、渔区文化，还有相当发达的商业文化；②既有土著闽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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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有中原移民文化，还有土著文化的汉化和中原文化的“在地化”的种种整合形态；既有汉
族文化，也有畲族文化，还有介于汉、畲之间的疍民文化和客家文化；既有传承不息的内生文化，
又受到周边的浙南文化（特别是温州和泰顺）、闽北文化、福州文化的深刻影响，晚近还受到台湾
文化、日本文化和南洋文化的持续浸染，兼具了开放和封闭的双重文化性格。

“闽东”文化资源的兼容气度，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闽东人”的宗教信仰形态上。 福鼎太姥山，
是传承久远的太姥信仰发祥地；山上又有不少佛寺，其中以始建于唐乾符四年（公元 877 年）的
国兴寺最为著名。 宁德霍童山（汉魏间文士托名西汉刘向而撰的《列仙传》记作“霍桐山”）早在东
吴时就有左慈、葛玄等著名道士入山修炼，此后络绎不绝，唐人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8]东晋

时又有僧人在山上结茅隐居，[9]北宋始建的支提寺闻名遐迩。 霍童山成为道、释二教共同的名山。
福安明末有大小寺庙庵堂百余处，乾隆朝福宁知府李拔说：“宁郡各县俱有寺田，而福安尤多，古
刹林立，田连阡陌，不可胜数。 ”[10]但福安佛教的兴盛并没有成为天主教传入当地的实质性障碍。
据有关研究，闽东佛教界参与攻击天主教的史料很是少见，“这一点与明末江南及福建其他地区
有着明显的区别。 ”[11](P36-39)（当然，不同文化的隔阂乃至冲突，也是存在的。后来在礼仪之争和朝廷
禁教背景下多起教案的发生，情况比较复杂，本文不作讨论。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后的两
个世纪，福安一直是福建省天主教的中心，且一度兼管浙江、江西二省教务。 基督教于清同治元
年（1862 年）传入古田后，也迅速在“闽东”各县延伸、发展，主要有安立甘会（中华圣公会）、美以
美会（卫理公会）、聚会处、安息日会等多个教派。 至于民间信仰，则种类繁杂，畲族的多神崇拜尤
为典型。
闽东山川交错，地表分割细碎，各个地理小单元之间可以联通，但不便捷，文化隔离机制较

强，具有很高的保真功能。 以戏曲为例，明末江西弋阳腔传入闽东，演变为四平戏，流行于屏南、
宁德（今蕉城区）二县，清中叶达到鼎盛，演出范围扩展到赣西南和浙东南，民国以来，受闽剧冲
击，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但始终保持古朴的本色。 北路戏班创办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的寿
宁廷家洋村，流行于古田、屏南，兴旺时波及江西、浙江和广东，抗战后走向衰微。 平讲戏用本地
方言演唱，俗称“驮故事”或“肩头棚”，清末流行地区由屏南、古田、宁德（今蕉城区）、福安一带推
广到福州地区的不少县份，民国时期逐渐衰落。 这些就衰的剧种在“闽东”流传至今，这三个珍稀
剧种现均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闽东文化场”高保真性能的最切近的佐证，是霞浦县明教遗物的承传。 霞浦柏洋乡上万村
存有明教人物林瞪的 5 件法器（印章、角端等）、三佛塔塔座石刻浮雕、家藏木刻摩尼光佛像、林
氏族谱手抄本、带有“摩尼教文化魅影”的释教、武教科仪文本，盐田乡北洋村存有飞路塔明教楹
联石刻等等，相当丰富，[12]省文物部门调研后将其列为 2009 年的十大发现。一种与传统不合的外
来文化而且已经成了异端，却能历经风雨留存数百年，这不仅需要林氏家族的虔诚守护，也需要
整个文化生态环境的宽容默许。

四、闽东文化资源的亲水性向

亲水性向，是“闽东”文化资源的又一基本特质。 其突出表现，例如：
这里拥有精湛的造船技术。 他们继承了古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13]的传统，不断创新改

良，很早就学会“水密隔舱”技术（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乌船”、“温麻
会船”历来享有盛名。 今日以福安为龙头的闽东造船业已名列全国三大民间船舶修造基地。
这里拥有悠久的水战历史。 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14]高超的造船技艺和善战的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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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是强大的东吴水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晋卢循的反晋战争，以这里为巩固后方。戚继光的抗
击倭寇，以这里为前沿阵地，仅霞浦县现存古城堡及古堡遗迹就达 30 多处。 [15]郑成功的复明战

争，以这里为战略基地。 蔡牵的反清战争，也曾在这里开辟战场。 直到中国近代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红军闽东独立二团海上游击独立营的诞生，仍与此地历史传统息息相关。
这里拥有丰富的滨海经济开发经验。 唐代，闽东福鼎一带诸多港口是闽浙门户之一，南北海

船常云集于此。 并开始形成三江口（今福安赛岐）、盐田（今属霞浦县）、甘棠（今福安下白石）等商
港，海上交通比较发达，可以远抵新罗、占城、三佛齐（今印尼）和天竺。 公元 898年王审知下令进
一步修治甘棠海道，下白石成为五代闽国北部最大的港口。
这里还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自开商埠之地。 今宁德市区域内有 1200 余个岛、屿、礁、滩、河口

和水道，海路、水路交通潜力很大，三都澳又是天然深水良港。 1898 年，清政府在此设立福海关，
成为福建第三大商港。 虽然它的直接对外贸易远不如福州、厦门二港，但毕竟是中国“条约商埠”
以外最早的一两个“自开商埠”，对闽东北经济的发展和走向，有很强的拉动作用，特别是茶叶一
直作为最主要的出口货物，对闽东茶叶的外销型转轨发生巨大影响。 一时间，福安的坦洋、穆阳，
福鼎的白琳，寿宁的斜滩，周宁的东洋，以及宁德（今蕉城）、政和（当时属于闽东），都成为著名重
点茶区。 闽东烟店、布庄、鱼行、药铺等其他方面的商贸活动也随之兴旺起来。
闽东不仅沿海四县（市、区）文化亲水性向很强，而且，闽东内地五县文化资源也具有浓厚的

亲水性。闽东内地文化资源的亲水性向，有一些也是受到沿海文化的辐射的结果。妈祖信仰的传
播是一个例证。 清代以来，对于妈祖这个保佑海上平安的超自然力量的膜拜，已经从沿海扩展到
闽东内地县份的许多信众。
闽东内地相当一部分亲水文化资源与沿海有很强的联通性。 闽东山区溪流众多，河网密集，

在水库、水电站不曾过度开发的岁月里（其实距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光），蕉城霍童溪的船运可
以从八都出海口一直通达今日洪口乡（莒溪），屏南寿山乡的木材可以沿溪直接“放排”到蕉城霍
童。福安、寿宁间的交溪船运可以从下白石出海口经赛岐镇换船直达斜滩镇山岭之间。适应山溪
穿行需要的小艚，俗称“溪利”，载货一吨左右，船速快慢随水量丰枯和风向顺逆而变，上行往往
需要纤夫牵引。 清末民初，寿宁的斜滩槽常年维持在 100只上下，运送各样商品，不避人货混载，
构建了巨大的物流网络和快捷的信息通道。
闽东山区的跨水建筑，有品类丰富的桥梁。 从营造技艺看，以木拱的科技含量最高（2009 年

10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闽东木拱桥存量约为全国的
一半左右，其中山区五县占了 7/8以上，沿海四县不及 1/8。 从人文禀赋看，则以桥屋风采最值得
留意。闽东很少见到没有亭屋的老桥，不仅木桥，便是石桥也大多覆盖了亭廊。这里气候多变，桥
屋可以遮阳、挡风、避雨，过往行人多在两侧条凳、条椅上歇息、乘凉、聊家常。 逢年过节，还在规
模较大的桥屋里铺台搬演戏文杂耍。 在当年公共设施寡陋的山村，桥屋成为质朴乡民岁时聚会
的好场所。 由此，又派生出另一项重要的文化功能，即在桥中、桥头，借廊屋设龛祭祀，明中叶以
后，逐渐成为风行远近的民俗景观。 此外，桥碑、桥联、梁上墨书等也大多承载了丰富厚重的历史
意味。 [16]

闽东文化资源的亲水性向，在族群分布格局上还有一个特异的表现。 畲族本是生活在山地
的族群，借助明中叶以来“倭寇”在沿海侵袭劫掠和清初禁海迁界、开界之反复，旧徙、新徙闽东
的畲族人口得以入居沿海 30里内外的乡村之中。 又由于闽东山区“格子状水系”的细碎分割，畲
汉族群不易发生摩擦和冲突，畲民可以更快适应环境，定居下来。 这就使得闽东这个全国最大的
畲族聚居区，畲族居住格局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现在宁德市畲族人口的将近 60%，畲族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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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 90%以上，畲族自治乡的 100%，分布在沿海 4个县份。这是与畲族也较多分布的粤、浙、赣三
省很不一样的。 畲族在新的地理环境和族群生态中，有选择地吸取汉族文化，有限度地利用滨海
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基质，笔者称为“滨海畲族”。 [17]

宁德设区市的代表性统一文化虽然迄今尚未形成，但它所辖各地的地表形态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各地在文化资源的层面具有一些基本的共性，新的文化中心也正在成形，为进一步的文化
整合提供了初步基础。 特别是，借助“海西建设规划”和宁德市“环三都澳区域建设规划”的分步
实施，闽东文化的整合发展获得了重要的契机和动力。

注释：
①在赵昭炳主编《福建省地理》书中，闽东地区指福建省东部及东北部的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流域和宁

德交溪流域，包括今天 18 个县市。 见该书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7 页。

②关于罗江、温麻的县境情况，笔者的认识与流行看法有所不同，拟另文专述。

③晚明杭州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述其见闻：“福宁之民多仰机利，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

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 ”正是闽东重商风气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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